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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晓峰新年讲述手机绘画

本报讯 在巴掌大的手机屏上画画是件

新奇事吧？我市先锋画家靳晓峰其实已进行

了多年艺术实践并取得不俗成就。1月5日

下午，2020 年靳晓峰手机绘画艺术沙龙品

鉴会在市区理想国独立书店举办，与会人员

一起了解了他跨界多维的艺术人生。

现为陕西国画院特聘画家的靳晓峰，近

年来手机绘画独成一家，画作相继在《陕西美

术》、《美术报》、日本《财经周刊》等发表，一度

成为《中国文艺家》杂志封面人物。这次品鉴

会由市文化产业协会主办、理想国独立书店

和西安奕盛品牌文化有限公司承办，诗书画

友随其讲述一起进入他新奇且趣味的“未遇

之境”。郑玉林、李广汉等文艺名家对其作品

及创作方式也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读风

诵月社成员还在小提琴伴奏下朗读了诗人们

为靳晓峰画作配的部分诗作。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我市 17 人诗作登《诗群落》
本报讯 在最新出版的第15期《诗群落》

诗刊“诗链接”栏目里，我市17位诗人集体亮

相。这是继去年第2期《延河·诗歌特刊》之

后宝鸡诗群的又一次“东征”。

《诗群落》杂志创刊于2012 年，由山东诗

人任怀强主编。此次“宝鸡诗群”诗歌大展还

是由我市著名诗人、文化策划撰稿人白麟组

稿，集结了魏娜、史凤梅、伊梅、薛娅、闫瑾、王

铁昌、提秀莲等硕果累累的诗坛“老将”，还有

庄波、刘源、西岸子、尖草、陈仓月色、成文贤、

徐斌会、杨惠强、王居明、常红梅等一批诗坛

新秀，一次刊发17人的近 50 首诗作，对外集

中展现了宝鸡诗群的最新创作水平及整体

风貌。                      （段序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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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0日在中国国

际展览中心举办的第33届北京图

书订货会上，宁夏黄河出版传媒集

团阳光出版社出版的“阳光文库”

原创文学丛书首发式盛大举行，我

市著名诗人白麟的新诗集《白麟的

诗》精彩亮相，堪称宝鸡乃至陕西

诗坛的“迎春花”。

从小在太白乡村长大的白麟

是三秦文坛颇具实力的诗人、词作

家、文化策划撰稿人，1987 年开始

发表诗文，30多年来已出版《风

中的独叶草》《慢下来》《眼里的海》

《音画里的暗香》《在梦里飞翔》《附

庸风雅——对话〈诗经〉》等诗歌

集 6部，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

2014》《中国当代散文诗 2016》《中

国年度诗选 2018》《当代新现实主

义诗歌年选》《陕西文学六十年作

品选·诗歌卷》等权威选本，曾获第

22 届全国鲁藜诗歌奖、陕西省第

三届柳青文学奖、省“五个一工程”

奖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

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协

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陕西“百人”

作家。

最新面世的《白麟的诗》分为

“浮世绘”“望故乡”“踏歌行”“风雅

颂”4辑，共收录150多首诗作，是

白麟小结10年诗创作的自选集，也是陕西诗

歌创作的重要收获。其中三分之一还被我市朗

诵艺术学会骨干艺术家朗诵，扫二维码就能听

诗。“人民诗人”贺敬之先生为其题写书名。
本报记者 王卉

梁正齐《击缶声集》首发式举行
本报讯 1月10日，我市著名书法家、诗人

梁正齐先生的诗集《击缶声集》首发式在石鼓

印社举行。来自西安、宝鸡的30多位学者、文友

齐聚一堂，品味这位耄耋老人的诗意人生。 

近年来，梁老利用退休后的闲暇时间，潜

心钻研书画、周易、石鼓、传统医学等领域成

果颇丰，相继出版了《梁正齐书法作品集》《周

易解易》《石鼓文辨析》等著作。新诗集汇集

了他自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所写的百余首诗

作，以故乡礼赞、浮生几浪花及外篇三部分，

构架着诗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笃厚向上的人

生志趣，其中对宝鸡的人文历史、自然风光、风

土人情、社会世相、文物古迹均有浓墨重彩的

描写。首发式上，李东风、辛怡华、魏中兴、吉朝

声、宋志贤、郭怀若等嘉宾纷纷表示，诗人的

心路历程见证着国家的发展进步，相互映照

间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本报记者 王卉

年的味道
◎赵亚红

新年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年的味道也愈加浓烈了。在街边免费
为路人书写春联的人挥毫泼墨，纸上
顿时粉墨生辉，一副副对联立等可取。
人们捧着写好的对联笑逐颜开，就像
是得了一件宝贝似的心满意足。

看到此番情景，不禁想起了我小
时候过年的情景，那时可跟现在的感
觉大不相同。儿时物质生活匮乏，平常
的日子里都是粗茶淡饭。只有逢年过
节的时候，才能吃上好吃的。所谓的“好
吃的”，无非就是一顿米饭和一大盆素
菜，或者烙一些鸡蛋韭菜合子，就已经
是一顿丰盛无比的美味了！因而，新年
成了孩子们掐指企盼的好日子。终于盼
来了新年，年三十的晚上，揣着爸妈给

的压岁钱，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就盼
望着早一点天亮。大年初一早上天还
黑咕隆咚，我们就穿好了漂亮的新衣
服，脚穿妈妈做的新鞋子，相约几个要
好的小伙伴去玩耍。从东家串到西家，
再从村南逛到村北，天也差不多就大
亮了。大家约好再见的时间，各自回家
吃过大年初一的臊子面，就又三五成
群地聚在一起，还时不时地炫耀一下
自己的新衣服，心里那个美啊，甭提有
多开心啦！

这些熟悉的往事，在脑海深处历历
在目。其实，物质上的贫困，并没有让我
们丧失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乐观追求。
清苦平淡的岁月，让我们懂得了感恩和
珍惜；简单温馨的日子，让我们保持着一

种真实质朴的本性。这令人刻骨铭心的
情思，每一次涌动，都会让我对当下的生
活，盈满无尽的感激和知足。

现如今，人们对于年的到来，似乎
已经不那么期待了。并不是年失去了其
特有的魅力，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什么也
不缺。新衣鞋帽换着穿，好酒好菜天天
有，年日相比无两样，有年无节不稀缺。
安逸富足的生活，让人们在尽享生活的
今天，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即
使逢年过节，也不过是一次放松身心
的假期而已。对于过去那种年味十足的
岁月，更多的是回味了。

我依然忘不了过去的艰苦岁月，在
忆苦思甜的感叹声中，仍旧热情饱满地
迎接着新年的到来，不辞辛苦地筹备

着过年必需品。在我的内心深处，现在
天天如过年的好日子，尽管在那个年
代只是偶尔才有。可是，那时候的我，并
不觉得生活有多么苦涩。反而是没有烦
恼，人们爱惜每一粒来之不易的粮食，
处处洋溢着欢乐，家家过着快乐平淡的
日子……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日子也富
裕了。尽管现在什么也不缺，但我们在
乐享今朝的同时，依旧对过去的岁月难
以忘怀。那些给予我们希冀的光阴，那
些刻满童真的片段，永远值得我们去追
忆和怀想！

年，不仅是一个岁月的符号，它还
应该是一种值得传承的优良传统，还
应该是感召我们锐意进取、信心百倍
地去开创美好生活的一股温暖动力！

年   事
◎苟美娟

村里人管过年叫年事。年事，一年
就一次，打出生开始，一年一次，从不落
下。岁月更替，年龄增长，光景变好，而我
对年的期盼和希冀却从来没有变过。          

确切地说，年是从腊八开始的。
腊月初八的早上，家家厨房叮当作

响，小巷里弥漫着阵阵香味。“嗞啦”一
声，滚烫的菜籽油浇在滤好的凉菜上，焦
红的辣椒面儿也乐开了花，四散开来，香
味扑鼻。这一刻，主妇的心一定是喜悦
的。家里老小齐坐炕头，静待开饭。家里
有老人的，会包很多的“雀儿头”，馅似饺
子，形似家雀儿的头部。一家人，其乐融
融，享受这天伦之乐。

从腊月初九开始，村子里，几乎天
天有婚事儿。今天，东家娶媳妇，明天，
西家嫁女儿。不大的村落，如果一天同
时有几个婚事，那注定是沸腾的一天。
提前一周，本家人必须到场，安排婚礼
事宜，从婚事主管到借还家什，一个也

不落下。能当主管的，一定是家族里的
体面人，主事公道，家里人丁兴旺。其他
人，根据年龄和能力，依次安排活计。
从这天开始，家族里的人算是在过事
这家人家里安营扎寨了，自家再不起烟
火，早上来，晚上回，携儿带女，快乐地
奔波着。男人支锅炉，搭棚，下面，捞面，
端盘 ；女人洗菜，切菜，做臊子，帮厨，忙
得不亦乐乎 ；孩子们，聚在一起，玩着，
跳着……

背阴处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
用典雅的白点缀着凋零的村落，给冬
季一点色彩，白得纯洁，白得耀眼，白得
光芒四射。阳面的墙根下，聚集着一簇
簇的村里人，手抄在袖筒里，心不在焉
地拉着家常。家里有子女回来的，早早
起床，收拾屋子，去公路边翘首以待，
自打接到子女的电话，好几天都没睡
过一个囫囵觉，估计子女在那边还没
坐上车，父母就在这头开始等了。看到

自家孩子从车上下来那一刻，禁不住热
泪纵横。高了，胖了，嘴里说着责备的话
语，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行李，父母扛
着行李在前面引路，子女昂首挺胸，兴
冲冲地走过马路，像得胜归来的战士，
在众目睽睽下，七绕八绕，走向自家屋
里。一路上，姨呀、叔呀、伯呀、婶呀问候
不停。熟悉的村落、熟悉的人情，让游子
的心不自觉地舒坦、放松。吃碗母亲做
的手擀面，坐在炕上翻摆着带回家的东
西，给父亲的烟酒、给母亲的针头线脑、
给邻家的糖果点心，每样东西都是精挑
细选、深情满满，辛苦了一整年，似乎就
为了这一刻的幸福时分。 

我家对面，是一家做豆腐的，每到
腊月，就日夜不停歇地忙活着，打水，泡豆
子，打浆，熬浆，压豆腐，卖豆腐，一刻不闲
地忙活着，空气中都是豆香的味道。我家
斜对面，是一个磨坊，每天半夜，机器声
轰鸣在寂静的村落上空，给宁静的夜平

添了一份热闹。
清扫院落，抹玻璃，洗衣服，蒸馍，炸

丸子，整个腊月，人就没闲过。最盼望的
就是炸丸子了，把馒头掰碎，搓成颗粒，
把猪肉剁成肉馅，再和点葱花末，香菜
末，粉面，用佐料搅拌均匀，用手滚成大
拇指结大小的圆球，放在滚烫的油锅里
炸，心也跟着锅里的丸子七上八下，这个
会不会散，那个会不会煳，另一个会不会
火色太轻，丝毫不敢马虎。我家的厨房背
阴，一到冬季就特别冷，捏丸子的手不停
地打战，丸子也形状不一地配合着，好玩
又好笑，但一想到是自己做的，就特别有
成就感。热丸子一出锅，我就迫不及待地
盛满一大碗，送给左邻右舍去尝尝，看着
邻居喜滋滋地吃着自己捏的丸子，我心
里比吃了蜜还甜。

到了大年三十早上贴对联，不管有
多少扇门，统统要贴上鲜红的春联，整个
院落里喜气洋洋。年终于开始了……

此刻，我忙忙碌碌又来到了年的脚
下，往事潮水般涌来，儿时的记忆如此
清晰。

我 至 今 记 得 奶 奶 说 的那 首“口
婆”：“房檐水，叮叮当，油饼馍，泡肉汤，
吃着吃着发心慌，眼泪滴在石板上，石
板开花赛海棠，海棠河里洗衣裳，洗完
衣裳骑白马，骑白马，扛大枪，扛起大
枪打老蒋，打完老蒋回家乡，先盖三间
大瓦房，垒锅灶，盘热炕，炕上坐的是
老娘，老娘老娘别心慌，儿子就是你家
当，穷不怕，病不怕，就怕一辈子没念
想……”我曾多次听这首“口婆”，每每
听着就犯困，然后在奶奶的哼唱中睡
熟、做梦。

熟睡中的梦就像故事，那一天也是
如此。一觉醒来，奶奶仍在炕沿坐着，笑
着问我梦见谁了，还说 ：“让你爷说媒娶
会会当媳妇吧。”我听后准会大哭。

会会和我同村，长得丑，爱流鼻涕。
有时候我吃饭慢，奶奶就说 ：“还不快
吃，会会来啦，清鼻涕保不准会滴到你碗
里。”奶奶这些做法吓人，也好笑。

我病着的那一天，奶奶又提会会，准
是吓着我了。然后奶奶又开始哄我，背着
我去院里晒暖暖。

小时候我有时也问奶奶一些问题，
我自认为这些问题是能难得住她的。我
问奶奶，病为什么怕你？奶奶说，病怕爷
爷。我又问，为什么？奶奶说，爷爷能识文
断字。我还问，病不识字吗？奶奶说，病也
识字。我又问，病识字为啥怕爷爷？奶奶
说，爷爷识字病不敢惹爷爷，病就爱缠着
不识字的娃。

小时候不爱去学校上课的我，也被
奶奶的这些启蒙教育吓得不轻。

后来有一天，奶奶指着云彩问我像
不像马，我点头称是，奶奶还说等我病好
了她让我上天骑白马，我信了……

小时候奶奶祛病的事我记得最清，
她想着法子教我成人的“偏方”我至今
记得，她总爱拿病说事，她对我这个长孙
的偏爱远远不止这些。

“房檐水，叮叮当，油饼馍馍泡肉
汤……”五十多年了，奶奶那熟悉的声
音，听着还是这么真切！

遥远的年气
◎冯雪利

中国人对于年自古以来都有种深厚
的情怀，年味糅合了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精
气神和舌尖上美食的色香味，年夜饭更是
中国人餐桌上一道总结上年寄予来年的大
餐。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却越来越怀念儿时
那欢天喜地的年以及逝去的年味。

小时候，刚过完年没几天，意犹未尽
的孩子们就开始期盼着下一次过年。无

忧的童年里，只要过年就有肉吃、有糖吃、
有新衣服穿，更有能得到压岁钱的小小
梦想。腊月二十八左右，集市上人头攒动，
红灿灿的春联、琳琅满目的年货，此起彼
伏响起的声声叫卖，迅速拉开了年货采购
的序幕。孩子们跟着大人在闹市里拥着
挤着，即使年糖还没吃到嘴里，但目之所
及的五彩缤纷，早已赏心悦目地俘虏了那

雀跃不已的童心。
大年三十下午，作为孩子的我们最

是满心欢喜的，吃腻了家里的饭菜，总
指望着去别人家吃点改样，更何况是年
三十晚上，再不景气的家里也会东拼西凑
精心烹制一桌子大菜。老老少少、男男女
女围着桌子依次落座，大人们在春晚主
持人慷慨激昂的播报声中推杯换盏，细

细品嚼着餐桌上的酸甜香辣，孩子们在
糖果盒里翻找着自己心爱的糖果，偷偷地
盘算着藏在衣兜里的压岁钱。

夜深了但并未静下来，屋里的饭桌
上仍留存着酒醇肉香，长辈们仍然在谈
论着来年的打算，孩子们戏耍雀跃，童
年的年就这样来了，但我却永远地回不
去了……

芳草地
fangcaodi

年脚下的思念
◎傅增堂

关散大
  郑宗林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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